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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师”的课外教育
■游宇明

不给80岁的自己留遗憾

■王征宇

■杨振华

新市“羊饺”

旧货店老板
■王国华

事实与雄辩
■吕云祥

善良，或高纯度的坚强
■石泽丰

看到这个题目，读者诸君一定会
想起“事实胜于雄辩”这句话来。是
的，我们看影视剧，常常看到法官在法
庭上大声说：“事实胜于雄辩！”或者
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说明事实之重要。昔年读中小学时，
每当上语文课写批判文章——当然是
批判所谓的“封资修”，挥笔“摆事实”
之后，往往要引用这句格言，“事实胜
于雄辩”，意为明摆着的事实比强有力
的辩论更有说服力，即用事实说话，不
必过多辩白；同时也告诉被批判方不
用多说，因为在事实面前，任何强有力
的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

事实胜于雄辩，果真完全如此
吗？我看也未必。有时候，甚至在很
多的情况下，分析、说明、解释，甚至于
反驳、揭露等等“雄辩”还是不可少
的。大家都知道《战国策》里的一则

“狐假虎威”寓言——
老虎寻找各种野兽吃掉他们，一

次抓到了一只狐狸。狐狸说：“你不敢
吃我！天帝派遣我来做各种野兽的首
领，现在你想吃掉我，是违背天帝的命
令。你如果认为我的话不诚实，我在
你前面行走，你跟随在我后面，看看各
种野兽见到我有敢不逃跑的吗？”老虎
认为狐狸的话有道理，所以就和它一
起走。野兽们看见它俩都逃跑了。但
老虎不知道野兽是害怕自己而逃跑

的，认为野兽们是害怕狐狸。
接下来，可以臆测：狐狸对老虎

说：事实你看到了吧，野兽们见我过去
都吓跑了，“事实胜于雄辩”，所以我是
野兽首领！于是老虎就认输了。假如
有一只动物替老虎对狐狸“雄辩”一
下：野兽们并非因为害怕狐狸而是害
怕老虎才逃跑的，并对老虎分析、说明
有关问题，老虎还会相信狐狸的话
吗？在这种情况下，“雄辩”一定胜于

“事实”。当然，动物并无思维能力，寓
言无非是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
深长的人生道理而已。所以，现实生
活中遇到“狐假虎威”的事，就要靠雄
辩来揭露。

又如，孔子是一代圣人，颜回是一
位贤人，他们师生两人搭配很好，属于
最理想的老师与最理想的学生。师生
人品都很好，但有一回孔子却怀疑起
颜回这位高徒的人品来了，也是起因
于一件“事实”：一次，孔子及弟子们困
于陈蔡，七天没有饭吃，于是颜回讨米
烧饭。孔子午睡醒来看到颜回在灶上
灶下忙活，突然看到颜回偷吃其饭，感
到十分失望，连这么贤良之人也会偷
吃食物，这可是品德问题啊。但孔子
不愧为圣人，没有下“事实胜于雄辩”
的结论，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想听
听颜回的“雄辩”，于是设计对颜回说：

“今天我梦见了先父，我要用你烧的这

干净之饭祭他。”颜回急忙回答：“这使
不得，刚才灰尘落进饭里，我取出沾灰
的饭，但扔掉是可惜的，我就把它吃掉
了，所以我已吃过的饭是不能祭先人
的。”原来是这样，孔子感慨道：“所信
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
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
易矣。”假如孔子固执地坚持“事实胜
于雄辩”，不让颜回解释，就认定他品
德有问题，那颜回不是很冤吗？可见，
雄辩是重要的。如果说一般情况下是
事实胜于雄辩的话，那么雄辩可以揭
露事实真相，或使事实更接近真相。

最近读史，读到越王勾践后代的
故事，也可以说道说道“事实”与“雄
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事迹很
振奋，其后代“父子相残”的故事更诡
异。越王勾践的五世孙名授，年老的
他有四个儿子等着接位。但授王有个
弟弟叫豫，也想接班，那怎么办，于是
豫就用传统的老办法，向其兄进谗，说
四个侄儿的坏话，不外有的不成才、有
的有谋反意图等等，总之想借刀杀人，
灭掉这四个侄子，自己好接替王位。
在豫的挑唆下，越王授杀了其中三个
儿子。国人对此很不高兴，谴责越
王。豫又挑唆越王杀掉最后一个，这
次越王授没听豫的，因为总要留一个
做接班人……

事情如果这样结束了，那倒还像

在黑暗中出现了一丝亮光，似乎多少
可以冲淡一些悲剧气氛，然而悲剧往
往还要再深化下去，第四个王子担心
自己也会被父王杀死，就先下手为强，
联合国人兵围王宫，把父王杀了。

父子之间的悲剧就这样愈演愈
烈，而更可悲的是，越王授至死也没有
明白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他临死时
长叹一声：“我悔不听豫弟的话，才有
此祸患啊。”这真是令人悲叹复悲叹的
事啊，豫是真正的恶人，授却至死还把
他当作好人。

越王授和四王子及王弟的“那些
事”，如果当时有“雄辩”的人出现，或
许不会发生，或许虽发生但不会有这
么悲哀。第四个王子只看到前面三个
王兄被父王杀光这样一个“事实”，根
据正常推理他也岌岌可危。此时如果
父王及时对他言明一下、解释一番，或
有人对他“雄辩”一下，说明他没有危
险，那最后的悲剧还是可以避免的。
而越王授只看到四王子围宫杀他这样
一个“事实”，却听不到各种“雄辩”，使
他认为先杀三子是杀对了，错在没有
杀第四子，于是才说出了可悲可叹的

“悔不听豫弟的话”后悔没有杀光，悲
剧色彩浓重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由此可见，很多时候，无论“事实”
怎样，“雄辩”也是不能缺席的！

选择一本书阅读，我常常以是否
写纯朴的乡风乡情为其中的一个标
准。也许是因为我生在农村、长在农
村、热爱农村，对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
情感。总结这种情感，我就觉得里面
有一个发光源一直存在着，它叫“善
良”。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用质朴
锻打出来的，且经岁月的磨砺，越磨越
锋锐，越磨越闪光。正如我在魏振强
先生散文集《村庄令》中读到的大司村
一样。

读完《村庄令》，我觉得“善良”贯
穿其中。就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
那样：“哪里没有朴素、善良和真理，哪
里也就谈不上有伟大。”我想，大司村
有其大，是因为那里的人们朴素、善
良；是因为外婆、小姨娘、宗轩、菊英、
小马、小铁头等大司村的人，个个“用
深度去衡量人生的价值”。

全书收录的 39篇散文，叙述的皆
为过往。过往越纠缠内心，善良越闪
烁着耀眼的光芒。以至于作者站在
30 多年没有回来的大司村土地上，

“心开始怦怦地跳，有种眩晕的感觉。
这种感觉几十年来很少有过”。我想
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他“曾一千次一万
次想过回到大司村，但我从来没想到
真的回来时，前后只待了不到十分
钟。我逃也似的离开了大司村”。这
种复杂的心情，一头担起过去，一头担
起现在，孰重孰轻，都是两头不着岸的
船。

跨过 50多年的岁月沟壑，回到上
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那个食不果
腹的年代，外婆“要到地里做活，养活
她自己，养活我，她要多挣工分，好多
分些粮食，给我的父亲挑回去”。这就
是一个坚强女人的生活日常，她的坚

强近似“麻木”，以致听到“我”小姨娘
几个月大的女儿死了，也没理会小姨
娘，而是径直往家走，把中午的剩饭倒
在锅里，加了一大瓢水，而后安静地坐
在灶膛口，往里面添柴火。

苦难布满特殊的年代，唯有坚强，
特别是“外婆的至亲——我的外公、我
的大舅——早就死了”，让这个流干眼
泪的女人，凭着一颗善良的心，走过岁
月。跟着新时代的步伐，正当生活迎
来转折，日子开始走向幸福的时候，外
婆走了，大司村许多疼“我”、爱“我”的
老人走了，就连年仅 37岁的表弟宗轩
（作者姨娘的儿子）也在一场意外中离
世。这让作者回到久别的故乡时，内
心情感的煎熬无从逃避。

看惯了世事无常，大司村的人的
善良犹如桃花山上的红果子，成熟、饱
满、圆润、光亮亮的。外婆就是其中的

一个缩影。书中记叙小马的母亲去世
第三天要下葬，按照规矩是要穿新衣
服的，可他家没有，也没有钱去买，外
婆知道后，就把外婆侄女给外婆当作
60岁生日礼物的一条新裤子，送给了
小马的母亲，且这条裤子外婆一直没
舍得穿，放在箱底压了好几年。如此
善良，其纯度何等之高！

面对过往，作为一个真正的写作
者，自然是要将这种善良传递开去，魏
振强先生以笔抒情，他做到了。而这种
善良，不正是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所倡导的“友善”吗？写到这里，我想：
虽然那些曾经走过的山岗，夕阳西下，
但中国在和美乡村建设中，善良如泉
涌。若“外婆”有知，她在九泉之下肯定
安好！因为世界安好！善良安好！江南人讲究“不时不食”，吃东西要应

时令。
中秋过后，江南的天气“一阵秋雨一

阵凉”。德清东部的新市街头，酱羊肉的
鲜香味越来越浓了。

秋冬吃羊，滋阴壮阳。新市人套用了
一句新俗语，说吃羊肉就是“男人的加油
站，女人的美容院”。确实，新市的酱羊肉
味道鲜美，营养滋补。

新市羊肉选用的是周边水乡饲养的
湖羊，并且是带皮一起烧，配料考究，羊肉
肥而不腻，鲜香酥嫩，色泽红亮，味美可
口。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新市的饭店开
始宰羊卖羊肉，俗称“开羊刀”。只要一开
羊刀，一时间，镇上食客云集。

新市人称酱羊肉为“羊饺”，大概是将
羊肉切块红烧，如同下在锅里的一个个饺
子一般，当然切成块的羊肉比北方饺子要
大得多；红烧酱羊肉也非水煮，而是精研
烹调。起锅煮羊肉，锅底用甘蔗梢或皮垫
底，能防止羊肉糊锅，同时甘蔗可以增加
自然的甜鲜味。佐料很重要，倒入酱油、
黄酒、老姜、茴香、桂皮、红枣等，还不能忘
记放冰糖，去腥提鲜。随后，羊肉入锅加
汤，放上竹帘压实。如果肉多锅满，可以
围上蒸圈加盖，先旺火烧，后微火焖，直至
羊肉酥而不烂，香味飘上街头。

出锅的酱羊肉，拆骨装碗，淋上汤汁，
撒上蒜叶、红椒末，可谓色香味俱全。那
酱羊肉，连带着皮，你咬一口下去，软烂细
腻，带着微甜，完美俘获江南人的味蕾。

那些当地的市民，有的大清早就坐到
小酒馆，叫上一份“羊饺”，喝一壶黄酒，再
吃上一碗阳春面，悠然自得，如同扬州人
喝早茶，只是新市人把茶换成了酒。他们
或聊天，或谈生意，把美食、休闲与工作和
谐地结合在一起，当享用完一顿美味的

“羊饺”或大酥羊肉面，或许一桩生意也做
成了。

如果是宴请外地贵客，那就更为隆
重了，一定得上全羊宴，有酱羊肉、羊下

水、炒羊肝、羊羹等 20多道美味，可谓琳
琅满目，口福大饱。

入冬后，多余的酱羊肉还可以做成羊
糕，也叫羊肉冻。新市人有一个特别的称
呼，叫枕糕羊肉。这是酱羊肉的冷食，把
酥软的羊肉打散，和羊汤一起放在方形模
具或其他器皿中，冬日的寒冷自然将羊肉
冷冻成羊肉糕了。切成薄片，入口凉润软
滑，有微微的弹性，还有果冻般的丝滑感，
回味无穷。如今有冰箱，更是随时可以制
作枕糕羊肉了。

当然，每一种美食都是有传统的。据
说，南宋丞相游似的孙子游泽，在新市开
设顺风餐馆，就经销“顺风羊肉”。而到近
代，上海开埠，新市的羊皮、羊毛源源不断
地运往上海，出口国外，带动了新市羊肉
的消费，新市的餐馆几乎都卖羊肉。

最为著名的是创始于清朝同治年间
的张一品，创始人是宁波人张和松。据新
市韦秀程先生介绍，张和松和他兄弟到新
市创业，合开了一家名为“张裕泰”的饭
店，主营羊肉，生意兴隆。后来，两兄弟分
家，张和松的羊肉店更名“张一品”。张一
品，一品当朝的意思，自然响当当，生意一
如既往，但张裕泰经营不善，逐渐退出市
场。民国时期，张一品还把分店开到周边
临平、塘栖等地，甚至以“仙鹿”牌商标在
上海的报纸上吆喝，罐头产品远销港澳、
东南亚，赢得了过硬的口碑。

现在，每到秋季开羊刀的时候，新市
人举办羊肉黄酒节，如同重要节日一般隆
重。他们曾把羊肉铁锅架到了杭州，把戏
唱到吴山广场，向省城市民吆喝新市酱羊
肉的鲜美。

张一品酱羊肉选料精到，配方独特，
所烧制的羊肉香酥鲜美，汁浓色亮，真是
名闻遐迩，香飘千里。

当然，百闻不如一尝。这个秋天，你
如有机会到新市，一定得亲口品尝一番新
市第一美味——酱羊饺。

店主坐在门口，身后是堆得奇高的椅
子山。下面的椅子头冲上，上面的椅子头
冲下，彼此交错搂抱着，整整齐齐。不整
齐也不行，有一个旁逸斜出的，整个山体
都要崩塌，泥石流一般淹没店主。

旧货店仿佛孑然独立的整体，既是城
中村的一分子，又要时时凸显自己的存
在。店主并不多言。他像一根线，牵系着
整个城中村。店主拽一拽绳子，城中村每
座楼都要悄悄痒一下，或者疼一下。

旧货店老板大概是出入城中村各栋
楼房、各个楼层最多的人，熟知这里的一
切变化。楼房真正的主人们已为数不多，
他们或搬到市中心的高端生活小区，或移
民到加拿大、澳洲等地。房产交由亲戚打
理，或者干脆租给二房东。二房东承租后
重新装修，加价转租给零零星星的打工
者，包括金融男、IT男、房产中介、快递小
哥、保洁、出租车司机、服务员等。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居民，那些人来
来去去，极少有一辈子住在这里的。此处
是个过渡地带。生活变形了，住地也跟着
切换。到来时，旧货店老板为他们提供基
本的生活用品；离开的时候，旧货店为他
们善后。

有些人不免以为店主心黑，然而在店
主那里，自己不过是挣点养家糊口的钱。
租一楼的店面，一间三四十平米的小房
子，一个月总要三四千块钱，地段若要好
点，超过万元。狭小的空间里堆满了旧
物，一家人睡觉时需要见缝插针。如果举
架高，上面能搭出一个小房间，则属完
美。更多时候，全家直接在桌子上铺一个
褥子，便是晚上的床了。那张床只能盛装
他的睡眠，并不能容下他的梦。梦在屋子

里转不开圈，走一步撞在墙上，头部起一
个包。

一个微型洗衣机，50元钱收上来，卖
150元，利润好像是200%，但他搬上搬下，
出的力气也值这 100块钱。大件电器在
他的屋子里可能一放好几个月，占用的空
间也是成本。这种小本生意，一个月净挣
几千块钱也不过是全家的基本生活费。
孩子要上学，还要攒钱在老家盖房子。他
收集了那么多旧物，每天看着它们，却不
会爱上任何一个，更不会赋予其体温。

他喜欢暑假。一批又一批刚毕业的
大学生陆续来到这个号称最年轻的城
市。新居民三五百块钱就可在他的店里
配齐基本生活用品。店里腾挪出一点空
间，赶紧把二楼堆积的东西搬下来。他甚
至要去廉价市场添置一些全新的用品。
有位老乡开了个家具店，能够以很低的价
格为他提供新桌子、席梦思之类，加价一
二百块钱就卖出去。

他曾经挣到过比较多的钱。那时候
物品还不够充足，每件物品可以从崭新用
到散架，使其葆有基本尊严。现在人们已
不愿意用旧物了。旧物本身便有权宜之
意，不值得珍惜。一个人如果以某处为
家，认真住下来，定会去买新的。他们越
来越倾向于网购，点击一下手机，小件物
品就到了家门口，且价格不高，何必用别
人的二手货。一来二去，店主只能不断压
低价格。他总能在网店和买主预期中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点”随着每一件
旧物的具体情况发生改变，不可言说，靠
直觉。所以城中村里能存活下来的旧货
店，虽然也是风雨飘摇，但店主的判断力
与马化腾没什么两样。

2018年春节在老家时，看到房
间的墙壁出了很多碍眼的霉花，盥
洗室的洁具也该换了……就动了把
房子改成民宿的想法。这样，家里
人来人往，爸妈的晚年也不会太清
寂。当然，我还有个私心，也许自己
可以抛下体制内的工作，做个自由
职业者，边经营民宿，边做自己喜欢
的事。有段时间，我真的很想辞职
过自在日子。在有漂亮纹理的长桌
上打开我的笔记本，敲出一行行文
字。隐隐的英式流行乐从身后传
来，轻柔的电音和舒缓的吟唱，偶尔
配有咖啡研磨机的“嗡嗡”伴奏。美
好的气氛将人温柔地罩住，任屋外
尘土喧嚣齐飞扬也泼不进。想想，
都禁不住嘴角上扬。

于是我们开始兴致勃勃地找设
计师出图纸，筹钱，寻工程队，申请
相关证照。一步一步，经过一年多
的折腾，2019年暑假，民宿迎来试营
业。除布草清洗等外包，我们雇了
两名服务员，负责打扫和中晚餐。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管家，妹妹赶鸭
子上架，晚上则由我们夫妻值守。
每天早上起来，我先要与妈妈一起
准备好早餐，再赶去上班。我先生
则要把院子清扫一遍，忙完，无不是
汗水滴答。

从前静好的日子被彻底打乱重
组，因此遭遇形形色色的事。

某晚，我们接待过两个不苟言
笑的花臂大汉，看着是很不好惹的
主，而且其中一位还没带身份证。
自然不能留他们住宿。我温和又无
奈地告诉他们，本店新营业，派出所
几乎每晚都来查住宿登记，万分抱
歉，实在不敢违规。其中一位提出，
能否当作朋友入住。我告诉他们，
只要入了民宿的房，就要履行登记
手续，亲朋好友也不能例外。好话
说尽，才把他们送出门。对于平时
多说点话，都觉得累得慌的我来说，
不啻是性格重塑。事后想想，能解
决问题，多说几句好听话，根本算不
得什么。

还有一次，半夜被电话惊醒，几
个90后的年轻人吃了烧烤后泡游泳
池受了凉，后半夜又吐又泻。睡眼
惺忪的我只好亲自做卫生，先生则
开车送他们去急诊。暗自庆幸好在
食物是他们自带的，同时对民宿提
供的食品加深了警觉。也邀请过在
宁夏西海固支教的朋友，来做公益
讲座。热心公益的人聚在一起，听
朋友讲述她和小山村里的孩子们，
好几个月洗不上一次澡，最好的伙
食就是蒸土豆。发动大家进行热心
捐助，然后由朋友亲自把衣服、书和
文具用品送到孩子们手中。心底无
私的活动，还是听到“花钱买吆喝”
的冷嘲。不过我也不介怀，不然还
真是做给人看的了。

持续了三个月，“这行不太好
做”是我的真实体验。看到我们“张
张叶子在动”，勤劳的爸妈就恨不能
多养几只鸡鸭，多种一点瓜果蔬菜，
帮衬我们，如此一来反而拖累了二
老，显然背离了初衷。权衡后，我们
把经营权转了出去。我回到了原来
的生活轨道。一切看上去没变，实
则有了这段经历，以前觉得很麻烦
的事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也明
白，当好民宿业主不容易，须兼有商
人的敏锐、农人的吃苦耐劳、邻家姐
姐的和善、诗人的情怀、居委会大妈
的不厌其烦。别人做得有声有色，
你不用眼红，他们付出的肯定也多。

之后受疫情影响，民宿业坠入
低谷，租金一降再降，经营者难，我
们也难。至今，改建装修的投入尚
未回本，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前景
不容乐观。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
当初的决定，因为自己想做的事情
做过了，对于内心摇摆的人来说，在
做的过程中，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
的——它让我无比确信，一份稳定
的工作更适合我。所以，有些半途
而废并不代表就是失败，它意味着
我心动过、参与过、争取过。中年的
我，不曾给 80岁的自己留下遗憾。
如果不是太贪心，这已经很可以了。

提起“国师”，如今的人大抵有些茫
然，其实它当年相当拉风。“国师”的全名
为国立师范学院，1938年诞生于湖南安化
蓝田镇（现属涟源）。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发现各种
人才大量缺乏，对国家教育机制进行检
讨，觉得以前对于师范教育不够重视，决
定在中央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西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五所综合性大学
附设师范学院一所，另于内地择地独立建
设一所，国立师范学院由此横空出世。有
关人士对“国师”的成立非常重视，这从当
时筹备委员会的阵营即可看出来。筹委
会主任是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委
员有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湖南
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西北联合大学教授
汪德耀等，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包括在内。

廖世承是杰出教育家，1915年毕业于
清华学校，后留美，1919年获布朗大学哲
学博士和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
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
光华大学教授，受命在湖南安化蓝田筹办

“国师”，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延请了大批
好老师：国文系有钱基博、马宗霍、骆鸿
凯、宗子威、钟钟山等，教育系有孟宪承、
黄子通、郭一岑、王士略、董渭川、刘佛年、
钱频等，英文系有钱钟书、汪梧封等，数学
系有李达、任孟闲、李新民等，公训系有袁
公为、周世辅、刘修如等，史地系有皮名
举、李剑农等，体育系有金兆钧、江良规
等，音乐系有唐学咏、周崇淑等……这些
老师不仅业务出类拔萃，人品也可风可
歌，堪称一时之选。

良好的师资必然带来出类拔萃的教
育。许国璋先生回忆钱钟书的教学：“钱
师讲课从不满足于讲史实、析名作。凡具
体之事，概括带过。而致力于理出思想脉
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师讲课，必
写出讲稿，但堂上并不翻阅。既语句洒
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冗长。”钱
基博讲《昭明文选》，眼不看台下，一坐下
来，助教将文房四宝打开，他便摇头晃脑
地吟诵起来，边吟诵，边圈点。学生便跟
着他吟诵、圈点，往往一堂课不讲一句

话。在这种吟诵中，学生充分感受到了文
学的魅力。

“国师”特别重视课外教育，器乐组、
合唱团、剧团、诗社一应俱全，特别是白云
诗社非常活跃。诗社于 1940 年秋季成
立，社长都由教文学史、诗词课的教授担
任，首任社长为张振镛，继任社长是宗子
威。学生社员则做社里的秘书、会计。诗
社经常组织活动，《秋深》《旭日》《秋兴》
《读陶杜诗后有作》《五柏行》《初雪》《不
寐》《立春》《春雨》等都曾是社里的诗题。
学生做了诗，做老师的会认真点评。宗子
威教授的学生曾仲珊有次写了一首诗，诗
末有句：“雅致高情自难朽。”宗子威觉得

“自难朽”不妥，让其修改。“国师”的学生
反映，参加白云诗社的活动，一是加深了
自己对家国的理解，二是极大地提高了写
作水平。

有人觉得，大学老师管好上课 50分
钟即可，课堂之外属于学生的时间。对这
种观点，我不敢苟同。一所好大学，当然
得高度重视课堂教学，课堂是培养学生健

全人格和让学生出基本功的地方，同时，
我们也绝不可忽视课外教育。原因很简
单：老师在课堂教学的时间很短，需要顾
及的学生又非常多，很难做到因材施教；
课外教育高度自由，教什么、教多少无硬
性规定，老师的心态更开放，也更能将自
己之所长展示给学生，使师生之间产生灵
魂深处的互动。只是课外教育是义务的，
它必须立足于两个条件：一是老师心甘情
愿付出；二是老师有闲暇去付出。一所学
校像“国师”那样，看重老师的人格和学问
引领，施给老师的工作压力适当，老师有
一定的空闲，他们可能会积极参与课外教
育；老是把老师当成完成某个短期任务的
工具，单纯以课题、论文的数量考核老师，
把它们与职称、待遇挂钩，老师的闲暇就
会被剥夺，他们对课堂之外的教育就不会
有走近的心情。

“国师”已远，“国师”的教育理念却未
过时。


